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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银幕。

2014年5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

马识途的一篇文章，叫《我也有一个梦》。

在这篇文章中，马老呼吁有识之士通过文艺

的形式，关注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志愿援华空

军“飞虎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友好往来，

“现在中国和美国已决定建立新型大国关

系，把歌颂两国人民友谊的‘飞虎奇缘’搬

上银幕，也许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可以提供一点正能量。”由于马老年事已

高，没有过多精力写电影剧本，但他还是自

己先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大概有几千字，取

名《报春花》，“那些往事，曲折生动，内

容丰富。我想把脑子里的这些故事，告诉年

轻人，也许他们能从中得到一些素材和启

发”。

马老还透露，2014年他在北京举办百

年书法展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故事概

要交给了《中国作家》主编，希望他能帮

助我找到优秀的影视编辑，然后编成影视

剧，将这段故事搬上大银幕”。

（转自《华西都市报》2016年6月17日 ）

今年校庆正好是我的四伯蔡益鹏学长

（1950生物）90周岁大寿，我想与大家分

享一下他极富色彩和个性的人生故事。

他在上中学时，目睹家乡被日寇的铁

蹄践踏，心中怒火中烧。17岁那年就投奔

离家乡不远的新四军罗炳辉部，在二师当

战士兼文化教员。国难当头，爷爷蔡巨川

送他从军时百感交集，赋诗一首《四儿投

新四军志感》：

流水光阴妒酒杯，百年世事亦堪哀。

生儿未必皆能肖，有子何妨试霸才。

岂谓鱼龙俱曼衍，非关燕雀费疑猜。

萸湾一水真惆怅，望断天涯寸膈悝。

抗战胜利后，四伯和家父（蔡益燕，

1950土木）于1946年双双考取清华，来到

北平。在清华这么多年的历史上，入学前

当过新四军的学生，可能是绝无仅有。 

在来清华的路上，是搭乘运煤的船从上海

到秦皇岛，再转乘火车到北平的。旅途上

遭遇了风暴，二人算是历了点险。下船后

受到开滦煤矿的接待。

入学后，二人先后合住平斋575和明

斋269。四伯酷爱生物，学习如鱼得水。

家父立志航空报国，但航空系人太多，一

年后转到土木系。一开始童心未泯，曾在

宿舍设过斗蟋蟀的擂台。后来在紧张的学

习之余，他们就和地下党走到一起了。四

伯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

家父也入了民青联盟。

四伯干地下工作后，曾多次历险。

1948年8月19日，军警闯入清华园逮捕进

步学生，并将黑名单贴在食堂外。但四伯

带一批同学进城搞宣传工作不知此事。下

午从城里回校，南门被护校队封了,家父

在门内也无法通知他特务在抓他，眼睁睁

看着他走到西门就被拿着黑名单等个正着

蔡益鹏学长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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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务抓走了。被捕后，先关在海淀警察

局木头笼子，然后转了三次到西什库特刑

庭单间重犯牢房。一直只靠一件雨衣睡在

冰冷的水泥地上。但每天放风时能见到其

他被捕的清华同学，大家互相鼓励。一周

后，清华训导长李继侗教授和四伯的姨父

余冠英教授（当时任教清华中文系）一起

出面将四伯保了出来，并保证如果再被

抓，要交伍佰金圆券。后来风声越来越

紧，地下党决定将四伯转移到解放区。他

到天津后化装成老乡乘马车就奔泊镇解放

区了。路上他带了一条清华入学时每个新

生领到的日本军毯。过封锁线时差点被一

国军士兵夺去，但被他奋力抢回。这条毯

子今天还在我四伯的褥子下面珍藏，颜色

都发白了。

北平和平解放，大家欢欣鼓舞。四伯

以军管会干部身分身着军装回到北平，担

任首都钢铁公司的军代表，负责接收和

管理首钢。他带领工人们日夜抢修1号高

炉，待高炉出铁后立即率首钢工人队伍奔

赴天安门广场作为钢铁工人的代表参加开

国大典。在金水桥边长达数小时的等待期

间，巧遇清华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并邂

逅刚刚到清华才几个礼拜的广东新生陈俨

梅同学（1953生物）。陈俨梅就是我今天

的四伯母。她现在提起金水桥边与我四伯

的第一次相遇还是一脸的幸福。

不久，由于四伯在首钢的出色工作，

上级要将他调往太原钢铁公司任领导。正

当工作热火朝天，大家都认为组织能力超

强的四伯会在领导岗位上大展宏图时，

他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回到

清华园，继续完成他心爱的生物学业，于

1951年延期毕业。

毕业后，四伯选择生物教学和科研为

他的终身职业。开始是在母校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后转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直

至退休。几十年成果颇丰、桃李满天下。

特别是在冬眠及低体温生理学方面的研究

很有声望。曾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生理学会终身贡

献奖。他非常热心社会活动，特别是科普

和知识扶贫工作。

私下里，四伯给我的印象除了是一位

知识渊博、经历丰富的慈祥长者外，还是

清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典范。他

曾是北京大学教工运动会竞走冠军。我小

时候到他家过暑假，曾亲眼见他飞奔拿获

两个向不同方向逃窜的小蟊贼。其中抓第

一个是靠短跑的绝对速度，抓第二个是靠

耐力，把那个年轻的小贼追得上气不接下

气。几年前他八十多岁时独自一人上西藏

旅游，骑着白马，把照片发给对他身体有

疑问的亲友。

在我的眼里，我的伯父蔡益鹏是我们

家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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